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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的画在九华堂出售，开始都是由若
瓢送去。另外还有王小摩也经常为唐云跑九
华堂。后来，唐云就亲登九华堂之门。当时在
九华堂坐堂主持经营的郁文华眼里，唐云修
长的身材，和善的面孔，更使他显得风度翩
翩，看上去就是一位非常正派的文人。使九华
堂的老板和伙计震动的还不是唐云的画，而
是他的鉴赏眼光。当时，有一位从江北来的卖
主，带来一张题款为八大山人的绢本山水。许
多人看了之后，都认为是一张假画。但画的主
人脱手心切，九华堂的伙计朱星三便以八角
钱的代价把它买了下来。
一天，唐云又来到九华堂。朱星三将此画

拿给唐云看，八大山人的这张山水的特异光
彩在吸引着他。“你们哪里买来的这张画？”唐
云问。“一位外地人拿来卖的。”朱星三说。“是
你们留着创牌子的，还是要卖的？”唐云问。
“当然要卖的，不过—————”“这张画卖给我。”
没等朱星三说完，唐云就决定买下。“不过，这
是一张假画！”朱星三有点惊异地说。“我看你
还是别吃这碗饭了，这样好的画，你们怎能以
假画来对待。”唐云说。

朱星三以八角钱把它买进，唐云要买，
又是假画，价钱就不好说了。“我是当真画
买的。”唐云说。最后，唐云以三十元将这
张画买进。原来这是一张南宋无款绢本山
水，八大山人是后加款。到了 !"#$年，唐云
的一位朋友生活有困难，他就把这张画送给
了那位朋友。后来上海博物馆以五百元的价
钱将这张画购进，现在这张画为上海博物馆
的珍品。

又一次，九华堂买进一张无款的山水，
很像唐寅一路的画风。九华堂却以为是清代
画家临摹唐寅的假画，随意地挂在厅堂里，
很少有人理会。后来，唐云来到九华堂，他虽
然无法推断是谁的作品，但从画的气息上判
断，肯定这是一张南宋人的画笔。当时，这张
画就被唐云买进。后来，一位朋友的生活有了

困难，唐云无力相助，就把这张画
重新装裱，送给了朋友。要他拿去
卖掉换钱花。这张无款南宋山水，
后来也被上海博物馆购进，现在被
列为一等收藏品。

对唐云的鉴赏眼力，九华堂的
老板吴耀祺极为赞赏，他说：“唐云的眼力这
样好，他的画将来必然要超群出众，在上海滩
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唐云声望的提高，他的压力也越来

越大。买他画的人多了，使他感到画山水太
慢。画一幅山水，要一次次地渲染，他的艺术
态度又严肃认真，不肯马虎草率从事。再说，
荒疏的作品，在上海也无法打开市场，这样就
常常使唐云有一种“供不应求”之感。于是，唐
云想从山水转向花鸟。他虽然偶尔也画些花
鸟，但毕竟不是他的所长，他要衡量一下自己
的实力，不敢轻易地作这样的转变。
当时上海画坛，旗鼓称雄的健将，不只是

“三吴一冯”，而是大有人在。不要说号称“四
任”的任渭长、任阜长、任伯年、任立凡的流风
在执画坛的牛耳，还有以奇崛质朴而独步画
坛的虚谷，丰腴而秾丽的赵之谦，刚劲拙厚的
蒲华的流风还在起着巨大的影响。老一辈画
家中的有风靡大江南北的吴昌硕，温润而平
淡的陆廉夫，擅写青绿山水的吴穀祥，以写佛
教画著称的王震，参用西法、遂出新意的程
璋，隽峭多姿、时推高手的郑昶，都还称雄于
画坛。同辈的画家中，更是千帆竞发，争雄于
画坛。像吴湖帆、吴待秋、吴徵自不用说了，其
他还有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的威震南北，以写
山水梅石而扬名的钱瘦铁，山水名家贺天健，
清丽温静的花鸟画派江寒汀，笔力纵横、时出
新意的谢之光，吴昌硕的继起者王个簃，浑拙
壮伟的朱屺瞻，画云水尤称独绝的陆俨少，美
术教育家刘海粟，深得恽南田没骨法三昧的
张大壮，笔墨凝重的来楚生……在这样一批
高手云集的层层包围之中，如何才能跨出新
的一步，唐云不能不慎重地考虑。
唐云有他自己的主见。海上画家云集，流

派纷呈，学任何一家一派，都没有出路，特别
是对风行一时的画派，他认为更不可以学，学
了则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跑。唐云是不甘心
随波逐流、跟着别人跑的画家，他认为各派有
各派的看法，每派有每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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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度假村洗浴办公室。按初哥的导
演，我一脸旧社会地向最初聘我演戏的人演
戏。“阎总布置给我的新工作难度很大也充满
风险，但为了母亲我愿意全力以赴，只是成功
与否我没把握。我把话撂前头：如果成功了您
别欢喜，钱一分别少地给我；万一失败了，钱
我自然不会要，你呢，也休怪我无能，因为我
已尽力了！”
“哈哈哈，好！我就知道你是个

明白人！”笑得啤酒肚都颤悠的阎一
方掏出一张卡，推到我面前，我把卡
给他推过去。“不。钱，我暂时不要。”
“我岂能言而无信？要那样我还有啥
资格做老大？这是十万，无论成败都
是你的了！”

市海关缉私局和金海湾缉私分
局领导研究决定，彻底给阎一方吃个
定心丸，这个特别的夜晚终于无可避
免地降临了。五月的夜晚，莺歌燕舞，
柳絮飞扬；五月的夜晚，灯火阑珊，诗
意弥漫。当氤氲着诡秘的云雾缭绕，
当笙歌在金海湾大酒店的舞厅飘荡，
我与初哥再次踏着一个节拍优雅地旋舞。
时间很快流逝。当初哥把房卡插进预定

房间锁孔，一光头男人搂一妖艳女子打开隔
壁的门。一进房间，初哥二话没说直接将我拥
在怀里，嘴巴也紧紧贴上我的耳朵：“一定别
出声……”声音轻得完全是用气息烘托出来
的。我颤栗着，心怦怦跳个不停，好像四周埋
伏着无数双锐利的眼睛。
初哥簇拥着我，脚步慢慢往窗前一步一步

移动，我这才注意到房间的窗帘居然没拉上，
就连白纱帘都没拉。约五分钟，初哥才松开两
臂把窗帘拉上。初哥把灯关掉，从包里拿出望
远镜，拉我到窗边，然后轻轻掀开窗帘一角。

对面窗户里出现了灵光一现的火花，似
乎是打火机的短暂功能。一小红点伴随着晃
动的人影来回闪烁———那是舞动的烟头。
“噢，明白了！你进门后看到窗帘没拉就

分析到这点了对吗？你抱住我是故意做给他
们看的对不对？”“对。不过，他们肯定不止用
这一种方法来验证。如果我分析得没错，邻居
这对儿应该是他们的人，只是不知他们会采
取什么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处处小心，时

时警醒。”“咋做？”“脱衣、冲澡、换睡衣。你现
在马上把被子放好，我先去冲澡。”“哎。”就像
算好了一样，当我冲完澡穿着睡衣走出洗手
间时，门铃响起。“咋办？”“开。”
门稍微敞开一点点缝隙，一高个女人就

闯进来。“请问你找———哎———你这人咋这样
啊？”来人像飓风般冲到床边，将被子一把揪
开———霎时，一个光溜溜的身子彻底暴露在

女人的视线里。“你谁啊？神经病呀
你！”初哥如狮子一样暴怒着把被子
抢回来。“先生对不起！我……我接到
电话，说我老公在这儿跟别的女人幽
会，我……我可能走错门儿了……”
我沉着脸：“你找哪个房间？”“%$%。”
“隔壁。”“对不起……”“一句对不起
就完了？”初哥不依不饶。我连忙劝说
初哥：“算了，她也不是故意的！让她
走吧。”
阎一方带着我与初哥走进日本料

理店。饭间，我故意眼神迷离地给初哥
不断夹菜，他也故意露出一副乐在其
中的陶醉神态，阎一方则故意把话题
往主题上靠。“人生最美还是有家的感

觉，是不是呀，初科长？”“当然啦。可惜，我暂时
是享受不到喽。”“那还不容易吗？先买个房
嘛。”“嗯，我也正有此意呢。”“太巧了，我有个
朋友要出国，正委托我帮忙把房子卖掉，如果
初科长不嫌二手房就买下呗。努，这是钥匙，一
会儿你带梅经理去看看，让她给你参考一下，
如果中意的话，就抓紧办一下过户手续。”
初哥沉默着。我一边接过钥匙一边矫情

地对初哥说：“好啊，初哥有了家，我就可以展
示一下厨艺喽。”半小时后，我和初哥走进一
幢海边别墅。无疑，这是阎一方射向初哥的一
枚银弹，初哥收获了阎一方过半的信任。接
着，关键性考验接踵而来。

在业内重量级人物参加的高级会议上，
阎一方通知大家当晚有船入港并部署了具体
接应工作。会后，阎一方让我与初哥联系，请
他在海上巡逻时予以配合。当晚，初哥自然亲
自保驾护航，让这艘“走私船”顺利过关。这次
行动彻底铲除阎一方心中那丝残存的不信
任。数日后，省市近十个官员落马，张局长、
“猪”局长、“狗”主任等相继入狱，此案惊动了
中纪委，轰动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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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

林保#

寄来留云草堂的六封信
都已读到，你说请回答。林
保，我亦不知道答些什么的
好，千头万绪，最近因心境不
安，仿佛没有好好的给你写
信，其实不断地亦未曾断过
信，恐怕有时你亦许要觉得
我的信写得太多了，是不？
上几封信中告诉了你我

决定到昆明去，现在看到你
来信说昆明没有什么朋友，
心里不禁又耽心，到了昆明
如何是好呢？虽然如此，但我
既已申请飞机票登记好，不
知何时才批准，若很快的批
准那末买票可托人设法，还
是来昆明的成分多。不过同
时廿日那天国立音专可报
名，我亦决定去一试，若考取
后我就暂时读读书吧，这是
你同意的。我知道，等你归来
祖国时，我想多数亦一定是
在昆明，那时最好是你亲来
接我，或是你派人来接我亦好，我希
望能在昆明和你共同工作。这是考
取音专的话，若不取我则冒险的来
昆明，求上帝给我一个指示，阿们！

你愿帮助我那当然是最好的，
你读到这封信就立刻寄些钱给我
吧，现在我很需要，无论考音乐或是
来昆。你的钱还是寄到重庆吧，飞机
票没有这样快，若考取音专是更需
要钱用。你寄到重庆什么地方呢？重
庆银行好吗？那时你会来信告诉我
到那里去取钱，我照你的指点去领
取，是不是这样呢？

前日在城内很巧遇到王照，莉
文到现在还未见着，那天王照请看
电影，我告诉了他你的近况，并告诉
他我们俩的情感已很好，叫他写信
给你。

数日之前重庆下了一场大雪，
据说是希有见到的，天气非常冷，南
岸山上，一片白色，看到这美丽的雪

景，又使我发生许多感触，我觉得严
冬踏雪，炉边谈心，月下谈情，都是
人生难得的清福，在太平时当然比
较容易得到，在这混乱的时代，的确
不容易了，真正能领略这种清福的
能有几人呢！

今年旧历新年是在汪家过的，
看人家欢聚热闹，小孩子们都有压
岁钱。引起我不小的感触，想想禁不
住淌下几滴伤心泪，我内心的欲望
很高，越是没有天伦之爱我越要，但
结果当然失望。我现在又好像恢复
了有一时期的孤癖性，心中感不到
什么温暖。记得在桂林时，和莉文在
一起，这孤癖的性情一度改好了一
些，她们总说我很天真，也活泼了许
多，但现在又有些老顽固了。
只有一样，还是时常急切地盼

望读你的来信。
永远是你的

芳仪

二月十八日写于重庆南岸向家

坡

亲爱的芳仪#

这一次可把我等急了，从二月
二日至十八日，整整的十六天不写
信，还说未曾间断过。我这里，二日
那封信是十日收到的，十八日的信
到今天廿六日才收到，这十六天，你
知道我等得多急呀！
我对你两个计划都赞成，已经

告诉过你了，那一个实现，在你那方
面。不过现在我又觉得，最好你还是
不要离开重庆，因为我总觉得，你去
昆明太冒险了，你没有熟人，我也没

有熟人，生活程度又比重庆高，所以
我想，如果没有什么把握的话，最好
还是不要去昆明。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一批“我

们的”，都将回国，而且一部份已经
走了。有一位和我同来的唐步瀛，就
是我前信提起过的唐炳麟的堂弟。
我们在桂林时感情很好，他年纪最
小，但他很了解我，对我一切很表同
情。本来他的家庭环境很好，他父母
不愿他出来做事，我们在桂林撤退
的时候，也劝他不要再干下去，好好
地去读几年书。但是他小孩子好奇
心重，喜欢到外面玩玩。结果到印度
后在中美混合旅很辛苦地干了二个
月，干出一身病。现在让他回国去休
养。前几天我到利杜去，无意中遇到
他，就在利杜玩了三天。他现在是在
等车回国，预备等 &'()'*走史迪威
公路回来。我准备他走时托他带些
东西回来，因为坐汽车可以比飞机
多带东西。将来我回国，一定也是走
史迪威公路回来。这次我准备托他
带些零碎东西给你，并且他可以告
诉你一点此地的情况，详情等他动
身时再告诉你。
汇款之事，明后天上利杜去立

即汇给你，由邮局直接汇，汇出后另
外有信告诉你。
你已经见过王照，很好，也许莉

文也快来渝了吧？你有了朋友，就不
致于太寂寞。王照没有信来过，下次
遇见请催他一声。
天伦之乐，在这年头就很难提

了。今年旧历年，我在这深山穷谷的
野外，做几只饺子请洋人和几位弟
兄吃了，总算也渡了年，连看人家热
闹的机会也没有。我这里，在这孤寒

的喜马拉雅山峰的这边，就只有你
的温暖来温暖我的心了。我希望，有
一天，让我们好好地在一起，互相倾
吐着在信上说不完的情愫，建立了
我们的家庭之乐，然后让我们回到
故乡去，重新享受天伦之乐。好在这
些日子就在不远了。

告诉你一件事，中印公路———
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了。第一批运华的
车队抵达昆明时，昆明开了一个盛大
的欢迎会，大概你已经在报上看见过
了。我们有一位同僚官长收到他在昆
明的太太来信说，她从第一辆车子数
到最后一辆，一共一百廿七辆，每一
辆车上都找不到她的他……这件事
被我们当作笑话讲。其实我们应当同
情她，而不应当笑话她，你说是不？我
想如果那时你也在昆明，你会数得比
那位太太更正确的！？
最近有很多新兵来，很多是智

识青年。跟他们一谈起来，就是某大
学的学生。他们过来的任务是派在
汽车部队担任运输兵，而他们的目
的，也就在驾驶汽车，准备中印路通
了，可以在这上面发财。实在，民国
廿九、卅年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
滇缅路上驾驶员的收入，太令人神
往了。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那立正、
稍息和那些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麻烦
事呀。
写情书最好是在晚上，白天人

太多，而且有正经的工作要做，思想
集中不起来。可是晚上，一写几点
钟，不怕写到夜深。我写给你的信，
不会间过一个星期以上，如果你有
一个星期以上得不到我的信，那是
邮局给耽误了，你不要着慌。你可以
相信我，我的心永远是你的，以后也
不会像这次的等急了。我永远相信，
你是爱我的，让我也献给你完全的、
永远的爱。祝您平安，快乐！

永远是您的

钱林保 二月廿六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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